
今年 9 月 4 日，为编纂《宝
庆码头》，我和市档案馆的几位
同事前往城步，调研巫水流域
的放木排水运历史。在城步档
案馆查找档案期间，副馆长饶
丽媛翻出一份 2001 年 11 月的

《城步报》，其中有篇关于“十万
古田生态旅游考察”的报道。这
让我瞬间回到了当年在苗乡工
作的时光。

2001年初，我刚调任城步，
担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分管负
责旅游工作。当时，城步的旅游
业刚刚起步，投入大、见效慢，许
多人对此不抱太大期待。但作为
年轻副县长，我对这片土地充满
了激情和抱负。为了推动城步的
旅游发展，我经常查找各种资
料，了解中国和世界旅游业发展
最新情况，还写出《打造南山寿
山品牌，挖掘特色民族文化——
关于城步旅游业发展的战略思
考》刊登在《城步报》上。2001年
7月，城步决定聘请中山大学规
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全县旅游规
划……当年 11 月，我负责带领
中山大学专家教授一行，对城步
的旅游资源进行全面考察，争取
拿出南山牧场和十万古田的控
制性详规付诸实施。

11月9日上午8时，我们一
行 21 人，从县城兴致勃勃地出
发了。当时的十万古田没有道
路、电力和通讯信号，人迹罕
至。在启程前，我们已做好了各
种预案，准备了食物、炊具、帐
篷、电筒、蜡烛、雨衣等物资。

深入荒山的道路虽然崎
岖，却也充满了探秘的诱惑。我
们一路攀爬，穿越了相思鸟栖
息的陡坡，经过一段平坦的道
路后，进入了一片茅草丛生的
广阔平地。平地中央矗立着一
座快要倒塌的小木屋，虽然有
些腐烂，但依然显得古朴神秘。
向导告诉我们，十万古田分上
古田、中古田、下古田、大平江
……关于它，流传着很多传说。
听着向导讲述的这些传奇故
事，我们一路的疲劳似乎被抛
到了九霄云外。

那天上山走了 6 至 7 个小
时。到达十万古田的山顶，已是
下午 5 时。向导说这便是中古
田，我们可以在此安营扎寨。这
里位置居中，次日去上古田、下
古田考察也方便些。大家在地
上搭起帐篷，准备就地晚餐和
休息。我负责为做饭收集燃料，
没想到，在中古田的荒野中找
干柴真是一件大难事。本来树
木不多，大都是厚厚的苔藓，地
上脱落的干柴极少，只能站到
灌木林底部去折些小枯枝。来
回折腾了两趟，将近一个小时，

也只找到八九枝。山道凶险，更
何况灌木丛下面大都蛰伏着蜈
蚣、百足虫，螯爪蠢动，令人毛
骨悚然！

好不容易填饱了肚子，入
夜后寂静的山间让人难以入
眠，大家提议轮流唱歌、讲故
事，打发这漫漫长夜。然而，深
夜时分，我们听到了帐篷外野
猪的动静。野猪的嗷嗷叫声震
耳欲聋，似乎在寻找食物。大家
屏气凝神，不敢发出声音，也不
敢打开手电，唯恐惊扰了这些
凶猛的野兽。两名强壮的队员
守在帐篷门口，手持柴刀和木
棍，随时准备迎击。大家几乎没
有合眼，总算熬到了天亮。

10日早晨，走出帐篷，愕然
看到一米开外竟有三四个大土
坑，正是野猪刨出来的，不禁胆
颤心惊！尽管经过一晚的折腾，
我们都没有休息好，头痛欲裂。
不过，十万古田的清晨空气清
新，芳草如茵，鸟语花香，仿佛
世外桃源般的宁静景象让人心
旷神怡。

我们上山时，每人每天只
安排一顿米饭和一瓶矿泉水，
蔬菜吃的是罐装萝卜条和榨
菜。来回三天，我们以吃面条和
饼干为主。吃完早餐，我们便分
成三个组开展实地调研考察：
一个组负责考察十万古田的水
源及河流走向；一个负责考察
上古田的山势和地貌；我和中
山大学的丁焕峰博士几个人负
责考察中古田地形地貌及周边
树木品种。我们在中古田山坡
南麓，发现一处原始森林。丁博
士发现有不少珍贵树种，如红
豆杉、红椿、桢楠、水青冈等国
家重要保护植物。

艰辛的考察也伴随着绝美
的风景。当时正值十万古田高
山杜鹃绽放的时节，红色、粉
色、白色、紫色，相映生辉，平生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争奇斗艳的
杜鹃花，比南山牧场的杜鹃花
更加艳丽。一些高大的杜鹃树，
站在草地上，犹如伟男子撑起
的一把把巨伞；一些矮小的杜
鹃树，跟蘑菇像极了，在幽青泛
光的苔藓的衬托下，如同夜空
中的繁星坠落到了广袤草原
上。除了杜鹃，小溪边有密密麻
麻的小箭竹，又称观音竹，比山
下普通的小竹子坚硬许多，柴
刀砍起来都有点吃不消。有的
箭竹开出了白花，好似傲立枝
头的君子兰，在半空中向我们
挥手示意！山间溪流纵横，林木
葱翠。满山厚厚的苔藓实在惹
人喜爱，特别是靠小溪边的苔
藓，有的厚度达1米多。踩在上
面，软绵绵、轻飘飘的，感觉比

席梦思床舒服多了。中古田有
不少沼泽，最深处达1.5米……

10日晚，野猪没来作祟。大
家白天忙碌了一整天，美美地
睡了一个好觉。

11日，早餐吃的是面条，饼
干也剩下不多了。下山时，马儿
驮着锅子和被子之类的东西，
大家只带了一根拐杖！上山容
易下山难，在十万古田这种连
路都没有的山区，下山的艰难
可想而知。幸有两位向导在前
面劈草开路，才让我们能顺利
前行。一路上，虽然饥肠辘辘，
我们依旧乐观，不时一齐哼着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
不累，想想红军老前辈”的歌
谣。偶尔见到野果，也会兴奋地
跳起来摘几颗解解馋。

下午 3 时 30 分左右，我们
来到了下古田和大平江的交界
处，看到一座木房子，古老的筒
车在房子旁悠闲地旋转着。我
们敲门进屋，迎接我们的是一
位年近七十的老奶奶。尽管她
家里的食物不多，但热心的老
人家仍然将所有的大米和一块
腊肉拿出来，慷慨地让我们自
己动手做饭。可能是我们饥肠
辘辘的缘故，每个人都觉得那
是平生吃过最香的一顿饭。饭
后，我们带着饱足的精神继续
赶路。晚7时左右，我们走到村
道的黄土路上，汀坪乡党委书
记杨映林开着乡政府仅有的一
台小车，轮流把我们接送到乡
政府。此时天色已漆黑，赶到县
城快晚上11时了。

三天的艰苦考察中，我们
的足迹深入十万古田。它的自
然环境让人叹为观止，壮美的
风光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据说，如今的十万古田景
区作为湖南南山公园的核心资
源和生态宝地，开发建设已大
大提速。遗憾的是，我一直没能
再去走访，去感受那里的清新
空气，欣赏美丽的杜鹃花，或近
距离触摸那憨厚可爱的苔藓。
当年，城步的旅游业尚处于起
步阶段，而如今，这片曾经荒凉
的土地已蝶变为生态旅游的瑰
宝。近日，随着“第三届邵阳旅
游发展大会”在南山牧场的召
开，城步再次成为邵阳旅游发
展的弄潮儿。南山、十万古田，
这些承载着自然与历史的瑰
宝，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篇章。

（龙毅鹏，邵阳市档案馆党
组书记、馆长，一级调研员）

旅人手记

穿越荒野

23年前的十万古田考察记
龙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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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闲暇之余理了理衣
帽间，竟发现制服已然多到放不
下了。一件一件缓缓叠着这些衣
服，思绪不觉飞回了黄发垂髫之
时……

“满仔，你这么天天不好好
呷饭，长大了怎么有力气干活
呀？”奶奶忧心地看着我说道。

“我长大就坐办公室，就不用
出力气咧！”我打着哈哈笑说。那
时候在我的意识里，坐办公室当
一个文员最好了，不用风里来雨
里去，很适合体格瘦瘦小小的我。

后来的一天午后，奶奶一手
牵着我的哥哥，一手牵着我，哥
哥又牵着我的弟弟，我们哥仨每
人手里还攥着一根老冰棍。奶奶
带着我们哥仨到文昌老街，去一
位老郎中那里置办一些祛风湿
的中药。老郎中姓盛，他的方子
如果不能见效，他是分银不取
的。故而他在这一片享有盛誉，
人称盛老先生。盛老先生时年已
近古稀，一身古朴而干练的中山
装，颌下几缕山羊须，颇见仙风
道骨。

奶奶和盛老先生聊着方子
的事。我和哥哥弟弟就在堂下嬉
戏。“我排第二这个孙儿啊，天天
不呷饭，点点大还多病，老先生
有什么好方子吗？”听到这话，我
便停下打闹听着。盛老先生爽朗
地笑道：“不慌不慌，这小不点过
了十岁身体就会慢慢好起来，而
且你别看这小不点……说不定
日后反而是个穿制服的。”奶奶
当时显得有些惊讶，却还是呵呵
跟着笑。

“穿制服的？”那天的太阳，像
一粒小小的种子种在我的心里。

我是一个不喜和书贴面的

人，高考侥幸过了一本线。父亲
见我高中常常翻墙逃课上网，认
定我有计算机天赋，不由分说为
我选了计算机专业就读。意料之
中又实属惭愧，鄙人的计算机天
分看来只存在于父亲的想象之
中。时光不语，我仿佛看到已到
了凤凰花开的路口……在同学
们流连于体育馆的吆喝声中时，
我默默地打包行囊回乡。

那一天，我破天荒地感到了
一丝悲观和懊悔。

车到山前必有路，好在事情
很快迎来了转机。一日，我漫不
经心地划着手机上的海量招聘
招考信息，一则军队文职的招考
信息映入眼帘。从畏缩迟疑到不
假思索，面对制服的诱惑，只十
秒钟，我便暗暗下定了决心。幸
甚，历时小半载，经过一系列的
考察，我成为全军首次面向社会
招考的一名军队文职助理工程
师，机缘巧合下终是穿上了心心
念念的制服——武警部队的橄
榄绿服装。

入营的第一天，我感到营区
的太阳是如此温暖，风儿是那般
和煦，草儿是多么娇嫩。也是那一
天，营区从此又多了一棵草儿。这
棵草儿在风吹日晒中渐渐褪去了
娇嫩，愈发地挺拔了起来。军营锻
造了我风霜雪雨不可侵蚀的体
魄，戎装赋予了我面对豺狼虎豹
不畏缩的勇气，红旗铸就了我财
帛爵禄不可撼动的信仰。在这里，
我于急流险峰中擎旗夺勋；在这
里，我从懵懂无知到顶天立地。我
在这三年里，获得了全军首批“四
有”文职人员称号，并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三年后，我褪下戎装再出发。

离别时，队长的那句“脱下这身衣
服哨兵虽然不会再放你进来了，
但要记得这里是你的家”，至今想
起仍使我热泪满怀。

每每想起那些青葱的日子，
我时常一怔就是半晌。终归是不
舍得这身橄榄绿，又或是难以割
舍这份情结。辗转之下我通过省
考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同时穿上
了我的第二身制服——藏青蓝
警服。

戎装虽易，初心不改。这里的
烟火不同于军营的炮火硝烟，这
里承载的是人间的烟火和祥宁，
但不同的烟火背后却是同样的荣
耀和责任。披上藏青蓝以来，我疾
驰在城市快道上抓捕罪犯，也扎
根于田间地头掌握民情；我隐蔽
在幽暗封闭处技术侦察，也伫立
于万家灯火前守候天明；我穿梭
在大街小巷内处理警情，也坐定
于案牍书卷间撰文写稿。虽然我
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宝庆小
警”，但始终怀着这颗初心，尽我
所能地守护着人间大爱。

“我长大就坐办公室，就不
用出力气咧！”二十年前打哈哈
的话一语成谶，我几经辗转还是
来到了文字综合的岗位上，当年
射出的那枚“子弹”，兜兜转转还
是在此时此刻正中我的眉心。虽
离开了冲锋陷阵的一线，没有了
日晒雨淋的艰辛，也没有了直面
刀枪的凶险，但微末之处见真
章，在文字工作里时常“一子不
慎，满盘皆输”。

诚然，天下无易事，不同的
分工背后有着不同的艰辛酸
楚，但相同的是身上的铠甲和
它象征的责任。也许此刻我才
明白我割舍不了的不是那身制
服，而是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是
抛却不了的那颗初心。天下无
易事，有恒者得之。但使初心不
改，纵有百般不易，又何惧哉！
藏青蓝的篇章仍未完结，正待
我继续书写……

（周琨，任职于市公安局）

精神家园

橄榄绿，藏青蓝
周 琨

回首与《邵阳日报》的缘
分，心中感慨良多。我从一名业
余通讯员到县里的新闻宣传组
长，再到今年加入省网络作家
协会，这一切都得益于《邵阳日
报》的帮助。她是我成长的“芳
草地”。

自小爱好文字的我，中专
毕业后被分配到乡缜工作，业
余时间常向县广播电台投稿。

《邵阳日报》创刊后，我对她
格外关注和喜爱。1988 年 1 月
18 日，我的新闻稿第一次在

《邵阳日报》上变成铅字。从
此，我写稿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不断增强，每月都有“小豆腐
块 ”在 省 市 报 纸 发 表 。1989
年，我首次获评邵阳日报社优
秀通讯员。此后，连续十多年
我都榜上有名。后经领导推
荐，1995 年秋，我被调入新宁
县委宣传部。

多年来，我以《邵阳日报》
《邵阳晚报》为平台，先后发表
新闻及言论、随笔1000多篇。感
谢邵阳日报社的培育之恩，更
感谢报社老师们的鼓励和帮
助，使我在新闻写作和文学创
作道路上不断前行。

转岗到县文明办工作后，

新闻稿我写得就相对少了很
多。但文明创建工作中涌现出
来的先进典型，我会及时推荐
给报社进行宣传报道。唐中
和、姚步高、蒋科等新宁籍省
级以上“道德模范”及“中国好
人”，都得到了《邵阳日报》的
大力推介。

时光荏苒，眨眼就是几十
年，《邵阳日报》迎来了创刊40
周年的日子，我也从一个黑发
青年变成了满头银丝的退休
老人。

（林承海，新宁县委宣传部
退休干部）

成长的“芳草地”
林承海

初次接触到《邵阳日报》，
应该是在中学时代。部队退伍
回到家乡后，二十多年来《邵阳
日报》一直陪伴着我。

我读《邵阳日报》，首先是
整体快速浏览，然后瞄准自己
喜欢的版面或文章慢慢细读。
出于对新闻和写作的热爱，我
比较关注时政新闻和理论副
刊版。有人会说，新时代读报
过时了，手机上什么都有。其
实，一报在手，闻着淡淡的油
墨香，有种踏实感，那是电子
报不具备的。

我是《邵阳日报》的忠实
读 者 ，也 是《邵 阳 日 报》的

“老”通讯员。我在《邵阳日
报》上发表过诗歌、散文以及
新闻报道，曾被评为优秀通讯
员。记得在一次创作采风活动
中，我有幸和马笑泉老师住在
一个房间。马老师爱好阅读，
随身带着厚厚的书籍。闲暇时
他跟我分享了文学写作、阅读
的收获和心得，给了我很大的
启迪。

2022年初，我遇见陈扬桂
老师。交谈中，陈老师鼓励我

多写多投稿，并把羊长发老师
的微信推荐给我。我立足本职
工作，相继写作并投稿了几篇
评论文章，如《这个通报“辣
味”足》《“廉洁心语”激发清
廉“心动能”》《怀揣“五心”做
好群众信访工作》等，都陆续
得到了发表，这给了我莫大的
惊喜和鞭策。至今，我和羊老
师只是微友，仍未谋面。像羊
老 师 这 样 只 看 作 品 、不 薄

“新”人的编辑，不正是《邵阳
日报》“清廉单元”建设的一
个缩影吗？

油 墨 香
宋晓文


